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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 量

诗 风

风 物

道艺器具相辉映
——读一点《茶经》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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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丘
记 忆

早春的上午，阴郁已久的
天空裂开了缝隙，些许的透射
出一缕阳光。

忽闻一友人，猝疾未愈，
急趋探问，床前执手，唏嘘不
已。朋友正值盛年，却是两鬓
斑白，病榻横陈，更觉面容憔
悴，忆起陈年旧事不觉感慨良
多。

“如果有人伤害了你，你
该如何去面对？”朋友的突然
发问让我一时哑然。本应劝
慰他，宽大心量，看透尘缘俗
务，世情冷暖唯自知，人心峭
峻但着意。可看着他卧病在
床，家中生活陷入困境，而伤
害他的人却依然逍遥，毫无悔
意，或许又在找寻下一个可欺
可辱的目标也未可知。《圣经》
上说：当一个人打了你的左
脸，请把你的右脸伸过去。

那么，然后呢？
你还有多少可以割舍的

尊严再次奉上，让人再次踩
踏，而他人又如何能体悟你的
用心，从恣意凌虐的快感中自
拔，顿悟成佛呢？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以
德报怨为美德。殊不知，奸邪
屑小也正是乐意你放弃正与
邪、是与非的判究，统而化
之。这种立场的模糊与犹疑，
恰恰是对道德标准本身最大
的伤害和扭曲。

孔老夫子是说过以德报
怨，但是还没完：“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再也不
要用这种断章取义，恣意阉割
的经典来麻痹自己和世人
了。想到这里，我平静的对朋
友说：“健康起来，强大起来，
才是面对他最好的方式。”

一句话一句话
□□ 张 鹏

陆羽的《茶经》毕竟是一
千多年前的著作，文中有很多
费解之处，仅从书的目录上观
之，就令人心生疑窦——上卷
有“二之具”，中卷有“四之
器”，难道具、器不是一回事
吗 ？仔细读一读，还真不是
一回事。“二之具”写的是采
茶、制茶的用具，如采茶篮、蒸
茶灶、焙茶棚等；“四之器”叙
述的是煮茶、饮茶的器皿，即
24种饮茶用具，如风炉、茶釜、纸囊、木碾、茶碗等。

陆羽在《茶经》里详细介绍了全套24种茶具的尺寸、材
质、功能以及装饰图案，从生火、煮茶、烤碾、盛水、取水、饮
用，到茶具的陈设和清洁卫生，无一遗漏。这足见其写作
《茶经》的良苦用心。后人认为，专门用于饮茶的24种茶具
的定名和总结，是陆羽对茶艺兴起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关于
茶具风炉上面所刻的“伊公羹，陆氏茶”和《易经》等内容的
记录，很好的体现了陆羽的茶道精神，这可以说是茶文化的
源头和萌芽。

茶艺与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茶艺是指制
茶、烹茶、品茶之术；茶道是指饮茶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精
神。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就是
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与茶道密不可分，
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

为了读懂《茶经》，本人又浏览了其他史书中关于茶的
诗文，发现很多时候茶具、茶器是无法区分的，茶具也称茶
器，茶器就是茶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睡后茶兴忆杨同
州诗》中写道：“此处置绳床，旁边洗茶器。”洗茶器即是洗茶
具。茶具按其现代的范围是指茶杯、茶壶、茶碗、茶盏、茶
碟、茶盘等饮茶用具。

一种新产业的兴起，必然带动其相关产业和文化的发
展。以陆羽《茶经》的问世为标志，揭开了茶具生产和茶文
化逐步走向繁荣的新的一页。饮茶的兴盛进一步推动了唐
代陶瓷业的发展，使唐代成为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
高峰。唐代的白瓷可与南方的青瓷相媲美，出现了“北白南
青”共繁荣的局面。陆羽特别推崇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在唐
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青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作品——“秘色
瓷”。陆羽认为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
州、洪州次”。并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
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
色黑，悉不宜茶”。当然，这只是陆羽个人的观点和看法。
当代窑址考古发掘材料证明，除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
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之外，北方的邢窑、曲阳窑、巩县窑，南
方的景德镇窑、长沙窑、邛崃窑在唐代及其后期也大量生产
茶具。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茶瓯》一诗中写道：
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枣花势旋眼，蘋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岁尾年头
又来了
来得这么准时
惹得寒风里的红梅
绽放了沉睡的严冬
我这汪漂泊的心湖
澎湃汹涌
淹没了整座城
相碰的杯盏来不及道别
已测算好明天的行程
列车上, 归心已涨潮
村头
那双眺望一年的眼晴
已回屋静听汽车的笛音
满脸委屈的孩子
举起奖状热泪盈盈
岁尾年头, 梦匆匆
人亦匆匆

你是我心中
最美的风景
曾把寻觅交给旅程
晨起, 约定烟雨清风
追赶跋山涉水的脚步
曾为远去的西风瘦马
梦断天涯. 江南
玲珑的小桥流水
激起谁涌动的诗情
我不止一次地倾听
红枫絮语, 仰视
雪莲击风搏雨的坚贞
你总是不言不语
用芳姿温暖漫天寒冬
唤醒我心中的风景
我怎能不彻夜难眠
搜索属于你的文字
冰骨玉肌,爱得心疼

诗二首
□ 刘全兴

感 悟

一棵树，长得大了，就会长在人的故
事里；一棵树，长得久了，就会长在人的
记忆里。

有一棵树，长得太大了，也长得太久
了，它不光长在一辈人的记忆里，已经长
在几十辈人的记忆里，它不光长在一个村
庄人的记忆里，已经长在方圆几十里村庄
人的记忆里，它甚至长在一座城市的集体
记忆里。

那是一棵银杏树，是商丘最“老”的
树，它2000多岁了，也就是说它在一个地
方站立了2000多年。它站的地方是一个村
庄的村头，这个村庄叫沈楼，以前归属商
丘市梁园区平台乡，现在属商丘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平安办事处。尚起兴先生所著的
《商丘史话》记载，“位于商丘古城东北 13
公里平台北沈楼村前的梁园古银杏树，经
专家鉴定，树龄在2000年以上，为中原之
最”。

十年树木，十年的时间，一棵树还只
是有用的木材，一百年以后，一千年以
后，它就不是普通的树木和普通的木材
了，它慢慢就长出了文化，渐渐就长成了
风景。银杏树旁边的石碑介绍，该树为西
汉梁园遗存之树。唐朝时，李白曾与杜
甫、高适同游梁园，登高怀古，吟诗唱
和。其中李白的《梁园吟》，两次提到平
台：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

“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后
来梁园也成了文学家范仲淹、欧阳修、苏
轼、侯方域等人宦游过的风雅胜壤。相
传，梁园也曾是明代“天下三大贤”之一
沈阁老——沈鲤的后花园。也许这些文人

雅士也曾目睹过这棵银杏树，只是那时候
树还没有长成风景，没有太引起他们的兴
致，不然也许这棵树就会出现在他们的诗
句中。

我不止听一个人说起过这棵树，我也
不止一次前去参观这棵树。虽然经历千年
风雨，它并不显老态，不显颓势，依然生
机勃勃，英姿飒爽。春天去时，看到它展
露新芽；夏天去时，看到它枝繁叶茂；秋
天去时，看到它硕果累累；冬天去时，看
到他虬枝傲雪。

2000年的时光，它经历的磨难一定很
多，屹立不倒实在不易。天气大旱，乡民
都难以保命的危难时刻，可曾有人为它掬
一捧水？洪水滔天，墙倒屋塌，它又是如
何抵挡激流逃过一劫？兵荒马乱，它有没
有经历刀砍斧劈、火烧箭伤？饿殍遍野，
它有没有成为毛贼盗伐的目标？也许这些
它都经历过，这些经历都储存在他一圈又
一圈的年轮里。

它深深懂得，只要根扎得深，就能身
站得稳，只要身站得稳，什么危难都不可
怕。“老树的根有人的腰那么粗，已经伸到
3里之外了。”在村头，87岁的朱霜孔老人
说。

也正是因为站立千年，它看惯了人世
悲欢，它宠辱不惊，它稳如磐石。它知
道，拴在它身上的那匹马，终究会被马的
主人牵走的；它知道，爬到它树叉上采摘
银杏果的顽童，闹够了终究会自己下来
的；它知道，在它枝头筑巢的鸟儿，天冷
了就会离开的；它知道，即便冬季再漫
长，春天一定会到来；它知道，即便雾霾

再重，终有一天会消散……
它像一个传说，它像一个神话，越来

越多的人都想一探究竟，一睹真容。最近
一次去看时，村里一位姓孙的老人说：“现
在每天都有人来参观，特别是到了周末，
人会更多，树边空地上和路边车都能停
满。”

这棵商丘的“一号树”——树上悬挂
的商丘市园林局制作的古树名木牌子，将
它编号为 001——树高 20 米，树干高约 4
米，周长 7 米，也就是说普通的成年人，
四个人张开双臂也无法合抱过来。到了夏
天，2000多平方米的树冠，像一把张开的
绿色巨伞，遮天蔽日，为附近的村民提供
了一个天然的休憩避暑场所。

在村民眼里这棵树，不光能避暑，甚
至能避灾、避祸，他们将这棵树奉为神
树。在银杏树北面，村民专门为这棵树建
了一个小庙，叫白银寺。寺里供有“白果

爷爷”和“白果奶奶”的塑像。
这棵“一号树”，注定是要出名的，就

像电影电视里的男一号、女一号一样。当
然，不是靠村民的封神、建庙。现在，许
多影视制作人已经看到这棵树的价值，将
银杏树所在地，当做电视剧拍摄的外景
地。更重要的是，商丘市城乡规划委员会
召开的2015年第四次会议上，占地1890亩
的商丘植物园（千年银杏园）选址暨用地
规划建议获高票通过，植物园就是以这棵
古银杏树为基础规划设计。

也许，多年以后，这棵银杏树就会像
山西洪洞老槐
树一样，不光
会长在商丘人
的记忆里，还
会长在全省、
全国更多人的
记忆里。

那棵银杏树
□ 胡绪全

一条河流，无论是那些一直清澈亦或
已经干涸的河流，它们究竟从哪里来，流
到了哪里？河流的上游是不是都有一片叫
作草原的大绿地？绿地的尽头就是天涯，
天涯怀中有雨，它肯定是一条河流最初的
出处。

那河流的下游呢？肯定是一片大海，
大海的尽头，是不是那个被称作海角的地
方？等到了海角如果再多走一步，就又来
到了这条河流的上游，被拥入了那个被叫
作天涯的怀抱。

如此想来，一条河流就像是一条玉
带，刚好把地球紧紧的缠绕了一圈。那河
道里的水呢，那河套里的风呢？河岸上的
庄稼，今年歉收了还是丰收了？林子里的
羊群咩咩不止，啪啪甩响牧鞭的还是去年
的那个老汉吗？

第一次走包河，是随着暴走队里的男
男女女，老老少少行进的长流，一路上
行。看着包河里的水，煞是好看，越是往
前面走，就越发清澈见底。一个个逮鱼的
迷魂阵，竖立在河心里，真担心有一些迷
路的鱼儿，正心急火燎地寻找着回家的方
向。匆匆忙忙地走了两个多小时，一路上
没有一截柏油路，或穿越林中草径，或翻
过大小不一的沟沟坎坎，待到原路折回，
整整五个小时就已经过去了。

穿好衣服，回头张望，我是走河呢还
是走步呢？没看到多少新鲜的情节啊，包
河和流经我老家门前的惠济河一样子的，

树木，枯草，鱼网，稀稀疏疏赶路的老乡
亲。不错，在豫东大平原，所有的庄稼都
是那老几样，小麦，玉米，大豆，花生；
所有的问候语都是一个内容：吃饭了吗；
所有的堤岸都有着一样的颜色，和黄皮肤
一样耐看的黄；所有的相遇都好像似曾相
识，点点头擦肩而过。

翻看商丘市地图，包河流到市区，一
路逆寻来到宁陵，再到了民权，就是一条
又一条小河岔了。其中较大的一支发源于
民权县孙六乡。我把车子停在孙六以北六
里、一个叫作龙门寨的地方。龙门寨有个
黑龙潭，听当地的老乡讲，黑龙潭深不见
底，曾有一个好事的乡民划着小船来到水
潭中心，他把全村的粗绳子连结起来，下
续了一个上午都没有够到底。这是真的
吗？我听着微微一笑，只是当成一个传
说。

和两个在潭边玩耍的少年攀谈，我指
着一条北上的小河沟问他们，那边可好？
是一条大河，河很宽很宽的，一眼看不到
边，河水清得很呢，我们都是伸手就喝。
是真的吗？在两个孩子的引领下，我差不
多是沿小河奔跑着来到了大河边，一个叫
作伏土山的村子的后边。

伏土山并不是山，它只是黄河故道上
一个古老的渡口，后来渡口没有了，换成
了一座桥，再后来开发引黄入商工程，大
水一口气把那个长桥也给淹没了。这些我
都是从河边上一块竖立的大石头上看到的。

眼前的黄河故道，绝对不同于它下游
的那些河段，它既没有吴屯水库，新郑阁
水库那般刻意的修饰，也没有刘口，贾寨
那几段陡峭蛮荒。它几乎没有河堤，二尺
以下就是静息的水面，绝对清澈得鞠首可
饮。我问身边的老乡，夏季大雨来了，淹
没了村子咋办？他说怎么可能呢！水面恁
大恁大，和海一样子大，再多的雨水，它
又能升高多少。

啊！包河头，伏土山，故道黄河。再
顺河西眺，我仿佛看到了黄河的身姿，我
们的母亲河不息的咆哮声，在我耳边隆隆
的作响

那一刻我竟然突发奇想：何不在黄河
的入海口修个大堰，让所有的黄河水从此
都不再空流，万里黄河就像一个永不干枯
的大天缸，把大平原上所有的河流都冲刷
得干干净净，再灌满蓄实。就连我家老宅
西边的那个水坑都注满了黄河水。鱼虾满
塘，让老家的孩子们也和我小时候一样，
炎炎夏日在大坑里自由地玩耍。

我这里不想再考证一个不大的城市，
是怎样糟蹋了一条清水河，更不想用我酸
累的手指，再点击一些腥臭的文字。跑过
一段掩鼻的现实，我挤出了市区，就在平
台南地，污水处理厂出水的地方，包河竟
然一下子又透明可赏了，甚至还有三三两
两的水鸟，时不时地在水面上嬉戏。

一座污水处理厂，几乎挽救了一条河
流。如果有五个污水处理厂，十个污水处
理厂呢？我迄今已经数十次的来到过污水
处理厂出口处，看着那一股股清泉，我甚
至许下夙愿：就是不吃不喝也得弄干净包
河水，弄干净忠民河，康林河，小蔡河，
万堤河，更得清理好古运河。还大地一汪
汪清澈，还自然一湾湾明丽，还未来一幅
幅俊美，还千秋大业一篇篇华章。

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次了，我把车子
停在月亮桥头，起身沿着包河南岸，一个
人静悄悄地走南包河。这条路是一条砂石

路，要是一场春雨过后，走在南河堤上，
看着满目的翠绿，听着一小河水流，那种
世间最大的惬意，会蜂拥而至，让人忘乎
所以，醉享其妙。

盛春，河套里处处飘荡着野鸡的叫
声，时不时能看见几个少年，骑着摩托车
驮着细狗，前来撵鸡。每每问其收获，皆
摇头不语。是啊，大自然向来会把一切安
排得好好的，春天来了，草木旺了，许多
小生灵都可以隐身了，它们也就接二连三
地来到了大平原，比如野鸡，比如鹌鹑，
比如野兔和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水鸟。而到
了晚秋，冷风逼近，它们都又很自觉很知
趣地飞走了，丢下几个懒惰的、老态龙钟
的，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群体的弃儿。

这里，我绝对不是有心嘲笑一些弱小
的事物，我永远歌唱那些自励自律，合时
进取的小人物，小生灵，唯有努力不止才
会生生不息。

仲秋的一个下午，我又沿着包河走到
了杨庄桥一带。河滩上，我看到一个半老
的汉子，正赤裸着结实的臂膀拾秋，他脖
子里挂着的粗链子，在太阳的照耀下金光
闪闪，分外夺目。

我问兄长日子可好？他说还可以吧。
他家属于拆迁户，由于没有多少房子，也
没有得到很多的赔偿，买了一套安置房又
简单的装修一下，钱也就用完了。闺女出
门了，一个儿子在市区做点小生意，能养
住小家。那你自己呢？老伴去年早走了，
他现在给一个小区打扫卫生，每个月几百
元，也能顾住自己。那您的大金链子？假
的！老汉哈哈哈的大笑声，被一阵子河风
一会儿吹得老远老远。

是啊！咱朴实的中原人，最容易知
足，也就是老家人说的好达志。谁要是能
闪个缝让咱过去半个身子，咱回过头来还
是说声谢谢；只要能有一块红薯吃，咱就
不喊饥饿；只要还有一点点气力，咱就不
求人，并且还大着嗓门喊着：没问题。

走河记
□ 醉 鱼

清晨，走出家门，拐个弯便是湖岸。叽
叽喳喳，一群小鸟从头上掠过，落在不远的
一棵垂柳树上。寻声望去，小鸟以不同的姿
势栖在柳梢，引起我的好奇。正在惊奇之
时，发现长长的柳枝开始泛青，着色鹅黄，心
里难免感觉清新。它像少女浴后的发丝垂
肩而下，带着淡淡清香。春天真的来了。

循着岸边的石径前行，一排排垂柳，一
树树鹅黄，随风摇动，一幅更加迷人的风景
跃入眼帘，让人心怡气爽。望着稀疏的泛黄
的绵柔的轻摇柳丝，时而止步住观，时而前
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观赏到各异的景色。

瞭望湖中，湖心岛似乎发生了变化，朦胧的
绿色杂着古朴的房屋，映在水中，随着泛泛
涟漪而增添了动感，显得更加神秘、优雅和
迷人。

再往前走，依然从稀疏的柳丝间探视湖
中，在墨绿的水面，有大大小小的黑点游
动。仔细辨认，有水鸭，也有天鹅，一边鸣
叫、一边嬉戏。水鸭是平时就有的，常常有
几只结群嬉游在近水边或碧岛旁。今日成
群结队的天鹅突然而至，成为不速之客，的
确罕见，并与水鸭构成罕见的奇景，一定是
春天的召唤。

向前行走，又一个转弯处。几位渔民正
从鹅黄初吐的柳树旁走向停泊在岸边的小
船，解下缆绳，就要下水捕鱼。那划动的小
船，从鹅黄的柳枝间隙中，从我的视野中慢
慢向远方游去，船桨划开的浪花像燕尾分
开，越来越宽。

几天前，岸边的垂柳还那样苍老，经过
四季的风蚀雨袭，像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佝
偻的树干像老人的躯干，那斑裂的树皮则像
老人的皮肤，那干枯低垂的柳丝像老人蓬乱
的头发。几天时间，它借助东风之力，就变
成了楚楚动人的少女，焕发了青春。它渐渐
发出了嫩绿的芽儿，长出了嫩绿的叶儿，柔
嫩纤细的枝条在微风中摇曳。开始了为人
提供观赏、遮阳，造就美丽风景的工作。

湖边散步的、休闲的、晨练的人们，深深
被这醉人的景色所吸引。有的拿出手机，打
开摄像头，从不同的角度捕捉这美好景
光。 望着垂柳，我沉醉于梦幻之中。古人
的“折柳相送”的情景萦绕脑海。在古代，它
是流行很广的民间习俗，在文人墨客中更是
一种时尚。最浅显的解释是取“柳”之谐音

“留”，折柳以赠柳表示对亲人、朋友的留念

之意，寓意“不忍分别”和“永不忘怀”。自古
咏柳之诗句流传甚广，文人墨客无不以“咏
柳”传达离别或思乡之情，一些著名的诗人
更是留下千古名篇。李白的《春夜洛城闻
笛》中“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白居易
《青门柳》“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
风。”就是思乡之情的充分表达。柳树和其
他树木相比，易于栽培，随地而活。记得儿
时，在家乡的地边，浅塘岸边，河沟旁插上柳
枝，便可成活。它的“随地可活”这一特点，
正是拿来祝愿远别的人，到了异地后，随遇
而安，能够很快地融入当地的人群中，一切
顺遂。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哲理性和更高
的文化品位。

现在虽然没有沿袭“折柳相送”的习俗，
而且“折柳”也破坏生态环境。随着经济繁
荣，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外地的务工人员在
本地的也较多，长久离乡，离别亲人也会生
出惆怅，存有思念之苦。漫步在湖边，望一
望垂柳，何尝不是一种释放郁闷惆怅的方
法呢！这不但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同时也
是一种文明的传达。

鹅黄初吐
□ 王文正

季 节


